淺談在香港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的得與失
黃惠珠
引言
    自九七回歸，香港的教學語言規劃也隨之而起了變化。這之前，除了少數幾所中小學(例如蘇浙公學)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以外，大多數學校採用粵語教授中文。然而，1996年教統局第六號報告書建議「長遠的目標應是訓練所有中文教師教授普通話」，1998年普通話正式成為中小學核心課程，社會上也開始有了不少關於採用「普通話教授中文」(以下簡稱為PMI)的討論，1999年，根據「語常會」公佈資料顯示，有14所中學及13所小學採用PMI。2007年，「語常會」撥款2億元，從2008年9月起推行PMI計劃，共160所中小學參加。從這些數字可見，在香港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，已是一個大趨勢，誰也無法否認或阻攔，因此，「應否推行」，似乎已毋容我去置喙；反倒是「如何推行」，才是值得商討的問題。然而，在考慮該「如何推行」之前，應該先探討「在香港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的得與失」，才能制定出一套比較周全的策略。
    眾所周知，任何一種制度都不能達到盡善盡美的效果，選擇普通話或粵語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，必然各有優劣，因此，推行PMI，有得也有失。
    先來談談「得」：
1、 普通話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、規範語，學好普通話，就等於學好現代漢語。1956年國務院發佈的《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》，為普通話定下了科學的定義：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，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，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」。其中最為要緊的是「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」，因為這意味著「語法規範以書面語為標準而不是以口語為標準，這是因為經過加工、提煉的規範化的民族共同語，而文學語言的主要形式是書面語，而且，典範著作有它的穩固性，可以把規範的標準鞏固下來。」
  而且，這漢民族共同語其實並非1955年才出現，而是漢語發展的必然成果。自公元1271年蒙古統治中原以來，北京一直是全國的政治中心，自此，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在漢語的諸方言中通行的面最廣、使用的人最多，由官方力推，成為官話、國家共同語。觀乎元雜劇、明崑曲，甚至是明清以降的白話小說，均以之為表達思想的工具；後來胡適所提倡的「白話文運動」、「我手寫我口」的「白話文」和「口」，其實所指的都是「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」。所以，學生只要學好普通話，就等於學好現代漢語，他們只要能好好掌握這種經過加工、提煉的規範化的普通話，並使之為母語、為思維語言，讓「讀、寫、聽、說」四方面能力緊緊扣連，自然就易於用規範化的書面語寫作出比較通順的語句，不致受粵方言干擾。由於普通話與粵方言之間存在相當的差異，用粵語教授中文，就會出現口語和書面語割裂的局面，而用PMI就可拉近口語和書面語的距離，使學生達到「我手寫我口」、「言文合一」的效果，減少「語言障礙」。
(編者按：“只要學好普通話，就等於學好現代漢語”, 從某層面來看, 這句話是對的, 特別在基礎教育程度, 學生借助普通話確實能“易於用規範化的書面語寫作出比較通順的語句”。)
2、 PMI有助香港學生學好普通話，用漢民族共同語跟全國人民作交流。回歸祖國後，香港便是中國的一部分，運用國家民族共同語作為溝通工具，與全國其他地區的人民交流，這是必然的事，合情合理，不能繼續只懂方言，否則香港就會被「邊緣化」，難以與中國十三億人口接軌，也不利於在國內工作、通商。怎樣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好好掌握普通話？答案就是「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」，讓他們在每天的中文課堂學好普通話拼音、積累詞彙、善用規範句法，使普通話成為日常運用語言，以跟上全國的步伐節奏。
    再來談談「失」。

3、 PMI使標準語、共同語成為「強勢語言」，方言或將式微。
    學生在學校上課用普通話，在家中才說方言，長此以往，方言將漸漸式微，以致有消失之虞。我是一個「方言熱愛者」，每當遇見全國各地操不同方言的人，定必先力邀他說幾句家鄉話來聽聽，接著便要求他用方言讀出書面語：曾邀上海人用上海話讀周敦頤的《愛蓮說》、客家人用客家話讀白居易的《長恨歌》、湖南人用長沙話讀屈原的《涉江》……結果無一倖免，所有答案均是：「我不會﹗」這教我十分驚訝：為什麼不會？我就能用粵語讀出所有漢字呀﹗後來我才知道，這就是PMI的結果，全國七大方言區，除了粵方言之外，所有人民，要他們用母語完整地讀出一篇文章似乎都很困難，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漢字的方言讀音是什麼，如此，普通話就成為唯一的書面語發聲工具。結果，人們與家人好友閒話家常便用母語方言，要表達高水平的學術思想或細膩的文學意興，便只能用普通話。這種割裂使許多人產生誤會，以為普通話才是典雅的、優美的語言；而方言則是低俗的、不好聽的、難登大雅之堂的東西，甚至是羞答答難於啟齒的，長此以往，方言也許會受淘汰，這從台灣的救救客家話行動便可見端倪。要知道，漢語方言是多麼珍貴的寶物，要是從此在世上消失了，像吐火羅文、梵文那樣，只能在高等院校跟從像季羨林這樣的專家學習了。雖云廣東話在香港仍然強勢，加以挾住港劇的流行，得以通行，然而觀乎國內的情況，觀乎客家話的命運，我不免為廣東話的前途而憂心忡忡。
  推廣共同語是一件好事，我卻怕大部分人「矯枉過正」、重普輕方，不懂珍惜傳承方言，以致讓中華文化瑰寶白白流失，「化繁為簡」，使原來豐富多元化的語言趨於單一。
(編者按：“普通話就成為唯一的書面語發聲工具”，“使原來豐富多元化的語言趨於單一”，這種觀察值得肯定，我們應該強調的是雙語能力。但“標準語”與“方言”在功能上有所分工也是社會現實，但不應以高低雅俗作劃分。)
四、或會犧牲粵語對文化的傳承

粵語對古漢語的聲韻和入聲保留得比普通話完整，因此，唐宋詩詞，用粵語讀出，能保留「原汁原味」。我們來看一首韋應物寫的七絕《滁州西澗》：
獨憐幽草澗邊生，上有黃鸝深樹鳴。
春潮帶雨晚來急，野渡無人舟自橫。

粵音：仄平平仄仄平平，仄仄平平平仄平。
      平平仄仄仄平仄，仄仄平平平仄平。

用粵語讀出，符合詩律，然而用普通話讀出，第三句第七個字(七絕的落腳)「急」由仄聲變平聲，有違詩律。

     再來看宋代賀鑄所寫的詞《子夜歌·三更月》(又名《憶秦娥》)：
三更月，中庭恰照梨花雪。梨花雪，不勝淒斷，杜鵑啼血。王孫何許音塵絕，柔桑陌上吞聲別。吞聲別，隴頭流水，替人嗚咽。    

論者謂：「句短韻密，韻腳以短促有力的入聲字為主，聲迫氣促，易於表現一種深濃強烈之情」
 ， 用粵語讀出，韻腳「雪、雪、血、絕、別、別、咽」均為入聲，短促有力，能達到聲迫氣促之效；用普通話讀出，「雪、絕、別」頓成平聲﹐且不押韻，也失卻促迫聲氣和深濃強烈之情，讀不出與詞人原意。
    何文匯博士曾在課堂上分享一則趣事：他與國內知名學者葉嘉瑩會面，對方馬上要求他用粵語讀出多首古詩詞，在座眾人都聽得如癡如醉，頻呼好聽，恨不能齊聲用粵語朗讀吟誦。這不正是粵語的可貴之處嗎？一直以來，我都以身為廣東人為傲，因為它精密深邃，古意盎然，保留極多中原中古漢語的語音和詞彙，讀古詩詞格外好聽。要是有朝一日，香港人都像國內其他方言區的人士，不能用粵語讀出書面語，即使遇見像葉嘉瑩這樣的學者，也無法貢獻好聽的古詩詞誦讀了。
結語
    由此可見，推行PMI，有得也有失。用普通話教授中文，可助學生掌握現代漢語，欣賞現代文學；用粵語教授中文，卻有助大家傳承古代漢語，欣賞古典文學。怎樣才能保「得而又不失」？這就需要制定周全的教學策略、配合正確的意識形態，既推廣共同語，又欣賞方言。在中文教學語言運用上，以普通話為主，以粵語為輔，尤其在教授文言文時，更宜以粵語讀出文章，反覆誦讀，讓學生感受文字音韻節奏的美。
(編者按：對於粵語價值的肯定，作為粵語人，都有一種「身分認同」和「歸屬感」，保留方言，也是國策，但共同語的推廣而客觀上造成的影響，人們未必有足夠關注，特別是功利意識盛行的現今社會，因此，要不時有人敲敲警鐘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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